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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组诗）

◎举人家的书童（四川成都）

祭父

每年的这个时候

从手机里

翻出老父亲的电话号码

整整十五年

换过那么多次新手机

明知道是空号

始终

我都没舍得删除

深渊

探身

想看看，什么都看不见

这才是深渊。

你明白

遗忘，像一条鱼而陷入其中。

一旦遗忘吃掉了遗忘

水

这么好

至此，鱼不再生长

绝望，不再会绝望。

情诗

没有我

今天这一个夜晚

黑了

也就白黑了。

白黑了

也就认了，毕竟已黑成这样

没法

也就任它白白地

黑自己。

送葬

只有蹲低点

再低点

才能够看清楚：是一群黑蚂蚁

抬着一只黑蚂蚁

往巢穴赶

我们不一样

我们，最后是一群人抬上一个人

朝没家的方向而去

盆栽

指甲花开了

是花

将自己的那一缕缕秀色

从体内

举起来

搬到体外

搬到风儿能够吹到的地方

搬到踮起脚尖

它就荡秋千的走廊

颤音

黑尽了

连最后的天光都没了

突然

林子深处

传来一声声鸟儿的啼叫

心头难免会一亮

你们虽然各行各的道

从无来往

相对论

这些鸟儿

在笼中，待久了

无非就盼着这笼子变得更大

大到

看起来像没有

举人家的书童，原名龙双

丰，1969年生于丰都，大学毕

业后定居成都。曾在《诗刊》

《星星》《诗选刊》等刊物发表

作品，并入选多个选本。

用诗参与
理想世界的建构

◎金平

我会骑马与你相会：梦

像生命之物在我四周聚集

而月亮在我右边

跟着我，燃烧。

我骑马回来：一切都已改变。

我恋爱的灵魂悲伤不已

而月亮在我左边

无望地跟着我。

我们诗人放任自己

沉迷于这些无休止的印象，

在沉默中，虚构着只是事件的预兆，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深层的需要。

——格丽克《预兆》

“马”在诗人的印象里通常是高贵、优雅、

自由乃至英勇的征象；更确切地说，“马”常常

是诗人对自我的理想化想象。“我会骑马与你

相会”，“我”唯有“骑着马”才能将去赴爱之约

应有的热烈与奔放展露。“爱”使诗人置身于

自己创造的梦境，“梦/像生命之物在我周围

聚集”，现实世界因被我情感重新塑造而显得

不真实反而使生命真正变得生动。“我骑马回

来”，诗人遭到了冷遇，热烈的爱的幻象消失，

诗人重归现实，个人的“一切都已改变”，世界

仍是那个世界，而“我”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

“我”。失去爱的人都体验过这种“灵魂的悲

伤”。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爱一个人是

为了使自己变得完整。更深入地说，爱是为

了理想化的自我实现。《预兆》的前两节，诗人

的“爱”被“挫败”，“理想化的我”投射于“月

亮”这个意象，“我”去的时候月亮在我右边

“跟着我，燃烧”，“我”回来的时候月亮在我左

边“无望地跟着我”。“月亮”是诗人灵魂的具

象，诗人“自我理想化”的梦境消失之后，月亮

成为诗人对自我的安慰。

格丽克《预兆》原诗下面附注了一行小字

“写于亚历山大·普希金之后”。《预兆》一诗是

对普希金《征象》一诗的“翻译改写”。虽然

《预兆》源自《征象》，然而二者的旨向大不相

同。普希金在诗中暗示，自然界的种种细枝

末节都在为我们提供“征兆”。比如诗中所写

月亮的左与右，来自俄罗斯民间一个古老的

迷信，认为月亮出现在右边是一个好兆头，在

左边则是一个坏兆头。不过，格丽克并没有

如普希金那般服膺于神秘的力量，亦即“命运

的力量”。对她而言，“月亮”是自然的符号，

更是灵魂的具象，诗人由被动转为了主动。

格丽克以普希金的“一首诗”为材料写出

了“另一首诗”，所以她将《预兆》收录在自己

的原创诗集中。普希金在诗的第三节是这样

写的：“我们诗人在孤独中/永远沉湎于一些

幻想/因此，就把迷信的征象/也织入了我们

的感情。”而格丽克的表达更为深刻，诗人放

任自己沉迷于无休止的印象，并不是被动获

悉并承受命运的安排，而是通过创造“事件的

预兆”，主动去构建理想化的自我和理想化的

世界，让世界的现实趋于理想并反映灵魂深

层的需要。

从而，《预兆》以奔赴爱之约为起点表达

了诗人的诗学主张：诗人不仅要表现现实的

世界，更要观照灵魂的深层需要，用诗参与理

想化世界的建构，让诗人的理想不仅成为未

来的“预兆”并且成为理想的现实。虽然这只

是诗人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不过它无疑对诗

的写作是有力的启示。

黄瓜山纪行（组诗）

◎黎二愣（四川内江）

午夜雨

午夜，永川的吉他手

在憩山里小院弹完最后一曲吉他

把雨水请下来

陪我的下半夜

独坐房檐下

雨像拐杖，扶着风

走到山野

与黄瓜山窃窃私语

那些话，相信果园里的

梨、桃和叶子听懂了

青瓦房、老院子、菜地和那株

风中摇弋的黄花，都听懂了

他们，淅淅沥沥，又窸窸窣窣

但我什么都没听懂

又好像一切都听懂了

也许，他们的话

无需我明白。他们原本

就是说给苍天听的

雨中的事物

有些必须清晰

有些必须模糊

夜梦

我知道，你就那里

端午前夜的雨

在黄瓜山山麓

为迎接，也为送行

一个梦，就是一束艾草

还有蒿草还有如米的苔花呢

还有黄瓜山嘴角吐出的果浆呢

它们都回头看我

一晃飞入雨空

十五公里的黄瓜山

像穿越旷野的风

与我交接关于明天的约定

夜行

雨滴，化成露珠

似黄瓜的山峦

挂在时明时暗的永川头顶

仿佛夜空提着一盏灯笼

照我，还有

安静的憩山里

还有，湿漉漉的翠绿

和零星散布的虫鸣

雨停憩了一会儿

浓稠的夜色有些发亮

我想起自己越来越空的心

不能在亮光里晃荡

我扯起飘逸在脸上的游丝

把松涛遮挡一些

把虚空遮挡一些

我视线的灯蕊被雨后的水雾

越拔越暗

仿佛我想关灯的睡眠

清醒与朦胧

混战在诗歌界

人工与智能的棋局

迷蒙的，是楚河汉界

黄瓜山晨雨

一把雨伞

撑起烟雨蒙蒙的天空

我的身子，被雨伞拎着

在梨树、葡萄树和

未开的苞谷花之间

黄瓜山，长胖了三十公分

伞面流下的雨滴

随着我，一路跟到彩色路面的尽头

仿佛要将我未醒过来的黑夜

让黄瓜山的雨

洗净在黎明之前

黎勇，笔名黎二愣、黎冠

辰，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内

江人。其散文诗集《巴蜀风散

板》填补了巴蜀民风民俗诗歌

题材的空白。其创作的部分

文学和音乐作品由央视、新华

社等媒体推出。


